
这一次全国又食言而肥。我女儿和她的小伙伴的书

包没有减轻重量，而且随着读书的升级，书包是越背越

重了。各种作业也是越来越多，多得到她现在已经比读

一年级睡觉晚了两三个钟头，比读一年级更没有了玩的

时间。自然，全国的小朋友都一样，都被"托儿"涮了

一把。

谁在撒谎

在给第五次少代会的提案里，小朋友朱晓奕说："嘉定区华亭中心学校六年级有

不少小朋友每天乘公交车去上学。我们挤在公交车站，人小体弱，背着鼓鼓的书包，

是弱势群体。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除了给书包减负，也可以在公交车上设置挂

书包的方便钩或红领巾专座。"

朱晓奕小朋友说的现象，并不是上海嘉定区特有，在中国的城市，街上汽车如

流，车流旁就走着背着鼓鼓的书包的小学生，公交车上背着鼓鼓的书包的小学生被

挤得跌跌撞撞，自行车的后座，也坐着小学生，背着鼓鼓的书包，这一切已让人司

空见惯。从书包的重负，可以看见我们的孩子正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孩子没有说错，孩子提议在公交车给他们设置个挂书包的钩，可是最根本的出

路只能是让书包变得轻起来，让儿童的思想能自由地飞起来，让孩子弱小的肩膀能

够担负得起学习的压力。

我曾背着我的女儿的书包和她走路回家，那一天太阳并不很辣，我生活的春城

让我走出了一身汗。数数孩子的书包，当时她读三年级，课本、作业薄算起来有十

多本，再加上课文必读、课课练、文具盒等，重量不轻。孩子们就背着这样的书包，

风里来雨里去，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呀！

我有一个朋友移居澳大利亚的悉尼，他和妻子回国探亲，带着他们在悉尼读小

学三年级的女儿到我家来住几天。当时我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小学也是读三年级。朋

友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有一段对话（那天几个大人都在场），我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

悉尼的小朋友："你怎么不玩玩儿？咱们去拔花园里的草，要不玩卡通游戏？"

昆明的小朋友："我要做作业，我的数学题还没做完。"

悉尼的小朋友："我们不做作业。老师在游戏的时候才让我们做。"

昆明的小朋友："你不考试吗？你在班上是第几名？"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第几名？"她完全不懂中国应试教育的东西。"我们还是去

玩吧，你做完数学，我们去玩？"

昆明的小朋友："我还要写作文，老师叫我们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是有意义的？"

昆明的小朋友："做好事。拾金不昧，帮助同学，他上课没带米达尺，借给他。

"

悉尼的小朋友："你拾到钱了？"

昆明的小朋友："没有。我们班有的拾到了，还有个拾到手机，老师表扬了她。



我写放学后帮助同学打扫包干区的卫生。"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包干区？"

昆明的小朋友："就是学校的操场，放学后要打扫。"

悉尼的小朋友："你写你扫地？"

昆明的小朋友："我写做好事。老师要我们写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班的同学都去

做好事，我就帮助同学打扫包干区，那天没轮到我们组搞卫生，我帮同学做好事。"

悉尼的小朋友："你写好作文，我们去玩？"

昆明的小朋友："我还要弹钢琴。你不写作文？"

悉尼的小朋友："不写做好事。老师让我们写爱玩的，我养了条鱼，它死了，我

没法写，就写我哭了。"朋友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旁边充当翻译，朋友说，老师让小朋

友自报题目写一段观察到的东西，她的女儿本来要写鱼是怎么吃东西，怎么繁殖小

鱼的。悉尼的小朋友要写的都是自己愿意写的。

昆明的小朋友："你们老师给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悉尼的小朋友："没有题目。每个小朋友自己的题目。"

昆明的小朋友："你们一星期写几篇？"

悉尼的小朋友："不写。你要观察了，才写。"

昆明的小朋友："你几天写完？我们今天老师布置，晚上写完，明天交给老师。

"

悉尼的小朋友："我要观察完才写。我们玩去吧？"

昆明的小朋友："你怎么老是玩？你不做家庭作业？"

悉尼的小朋友："没有家庭作业。"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女儿一定也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她怎么

对我说的？她竟然对我说："爸爸，悉尼的小朋友当不了三好生，他们太贪玩了。"

儿童本来应该有儿童的童真和童趣，可是中国的儿童都表现得跟个小大人似的，

这是中国人的欣慰抑或是中国人的悲哀？

我的一个同事被老师叫到学校去批评了一顿，原因是他的儿子在上计算机课时

用磁铁把电脑的屏幕磁化了。学校不仅要他负责为电脑消磁，还要他教育儿子以后

不准破坏公共财物。同事回来自然又把儿子教训了一顿。他问儿子为什么要破坏公

共财物？儿子辩解说自己没想破坏公共财产，只是想看看用磁铁磁了电脑会发生什

么变化？从动机上来说，我相信这个同事的儿子说的是真话。如果换个思维方法，

我们还可以从这儿发现孩子追求知识的欲望，这也许是产生创造力的最原始的闪光，

只是看你怎么来引导。

可是老师是对的，中国的传统，老师是教育人的，学生是被教育的，这里没什

么平等可言。我的同事不仅去学校为电脑做了消磁的工作，还硬逼着儿子写下份检

查，承认自己破坏公共财物不对，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这真是可怕！我们逼着孩子从小就把别人想得很坏，让孩子学着整人（如有的

老师组织学生集体羞辱差生），你不承认就搞逼供信，把不是你的思想强加给你，在

中国的学校，分什么差生、优秀生，不就是这样的思想在作祟吗？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在中国大陆自称炎黄子孙的人，从 20 世纪 50 年

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搞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今天已经是 21 世纪，我们还在



搞给优秀生加分，对差生处罚那一套，我们认为这是激发人上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其实这正是违反人性的，这不仅对孩子是噩梦，对大人也是精神上的负担，对我们

的民族，这真正是悲哀！

我的亲戚有个儿子读小学五年级，孩子爱打乒乓球。有一天老师对他说："你要

在比赛中打了冠军，就让你当乒乓球队长。"所谓的冠军就是打败六年级那个当乒乓

球队队长的小朋友。

这个孩子听了老师的话，天天苦练，有一次比赛，终于打败了全校第一名的那

个乒乓球队长。孩子去找老师，要求兑现让他当乒乓球队长的承诺。老师怎么办？

老师没让孩子当乒乓球队长，还教训了孩子一顿。他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叫去，告诉

他们孩子的思想意识有问题，争名争利，让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德育教育。

我们的学校难道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德育教育吗？我们是要孩子说真话、实话，

还是要孩子说假话，搞阳奉阴违那一套？

孔子有个弟子叫曾子，有一次大人要出门，孩子哭，大人哄小孩说，你别哭，

我们回来杀猪给你吃。后来大人回家，曾子就把猪杀了。曾子的老婆大惊，对曾子

说：我那是哄哄小孩的话，你怎么当真了？曾子正色说：言而无信，何以教人？

我读大学的时候，听一位老师讲课，老师讲到中国历史分段的问题。老师说，

关于中国什么时期进入封建社会，本来是个学术上的争论，可是郭沫若把他的文章

送给毛主席看了，回来对大家说毛主席赞成他的观点。就这么一下，中国大学的课

堂，中小学的教科书都把郭沫若的观点奉为正统，别人的观点都介绍不得。"文化大

革命"中，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学校，发生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

来一锤定音。这位老师把这称作："在我们国家，理论的权威敌不过权威的理论。"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我所说的这位教授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懂他的思想，他是希望我们的学校有真

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可是

我们今天做到了没有？

我不敢说教师们是否做到了畅所欲言，也不敢说我们的学生能够和老师平等地

对话。我知道的是，在学校你是个老师，如果你和校长发生不同看法了，你不能不

听校长的。在社会里，你是个下级，你不能不听上级的。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你

只能按上级的思想来想问题，走上级给你安排的道路，看上级的眼色办事。我们虽

然有这样"家"、那样"家"，有研究员、有学者，大多都是领导讲话的注释者。领导

的一段指示下来了，他们立刻蜂拥而上，为指示的正确性引经据典，发挥读后感和

学习感。因此我们的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同是一样的专家学者，对同样的上级思

想，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学问"。

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体制，一旦问题发生了，蔓延起来就是灾难性的。要想纠

正，往往要么是积重难返，要么是矫枉过正，总之是损失惨重。

有的报道和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文章，谈到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都说，美国

的中小学生家庭作业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家庭作业，往往是学生们即使有那么一点

儿作业，在课堂里也就做完了。中国大陆的中小学生在深夜十一二点还在做家庭作

业的现象，令外国人诧异。

我们的习惯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的。



有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就

美国、日本的有关人员观看中国幼儿园教育录像带后的感想写道："老师过多地指导

孩子们的玩耍，老师过多地限制和控制了孩子们的行动，孩子们独立自由地玩耍太

少，孩子们活动的水平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这本书还写道："一位日本学前

学校的管理人员评论，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所有一

切都强调，坐要笔直，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日本的学校。

"还是这本书写到另一位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的反应，这位老师是这样看的："过分

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的幼儿园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军营，而不是一所学前学校。我

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

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感知和身心发展的年纪。

这个录像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的孩子被迫使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

不允许孩子们自然地或发挥想像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

明书去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

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位朋友说到他的小孩上幼儿园时，告诉我，澳大利亚的幼儿

园孩子们可以爱怎么玩怎么玩，他的孩子把幼儿园里的一部小自行车拆散了，老师

没有骂他，只是鼓励他又重新把小自行车装好。老师说他在拆自行车的过程中，学

会了一些东西，这是很可贵的。

在西方人强调"孩子毕竟是孩子"，给孩子们自由的想像、让他们快乐地玩乐，

真正寓教于乐的时候，中国人却以用严厉的管理把孩子制造成守纪律、服从控制的

木偶而自豪。

为了塑造这样的木偶，我们的教育成了一种僵死的模式，用一次比一次难的考

试来扼杀孩子的活力，让孩子为应付这些考试学的都是一时有用,一辈子没用的东西。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拚命出难题、刁钻的题、古怪的题，

让学生为此筋疲力尽，就成了考试选择能考高分的好学生的办法。学校为此把能在"

现代科举"里中举的学生视为自己的宝贝、把教出"举人"的教师当作自己的品牌。

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得了不少奖项，可

是我们忘记了，中国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应

试教育是让人应付一时，看起来学的很多，创造性很少。一个人从小到大，老师给

他灌输的"死知识"很多，让他工作后，能主动地为社会发挥创造性的很少。想一想

吧，我们原来被老师灌输的"知识"，包括我们解答得最完美的刁钻的题、古怪的题，

我们赖以获得各项奖的成绩，到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生活后，还有多少不被遗忘、

不被束之高阁的？我们的父母辈走过这条路，我们自己又在走这条路，我们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孩子们继续没有希望的走下去，让我们的后代永

远不能解脱吗？

一个弱小的身躯，背着重重的书包，里面装满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题是越

出得刁钻、出得古怪，出题的"教育家"就越以为荣。这就好比不断地给我们的孩子

加担子，让他们在发育的阶段去挑成人也难以承受的重量。当他已经快累坏的时候，

我们还一个劲地赞扬他聪明、智商高。

"孩子，你真棒！"我们就是这么来捧杀孩子的。

"孩子，下一个哈佛女孩就是你呀！"为此，我们给孩子出些什么手握冰块 15

分钟锻炼意志、父母每晚陪孩子打两小时的桥牌之类的怪招，生怕孩子没有成木偶，



生怕孩子没有走火入魔。可笑的是，开出这一个个药方（具说很灵，有让人人都能

到美国去当名校女孩之妙）的"医生"，没有谁想到要革新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改革

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这已经是中国人今天的心中之痛，这些开药方的"医生"们还要

把"国粹"贩卖多久？

我们就这样来欣赏我们的作品，结果到作品长大时，一个活泼的生灵已经变成

个残废，除了衣食锦绣、大腹便便到手了些功名利禄外，怎么能指望他去创造新世

界，走出崭新的人生？

这真是中国的教育自作自受！

我们是给孩子加担子好还是给他减负好？这是一个为了眼前牺牲将来，还是为

了将来不搞急功近利的问题。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想改革教育。他也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弊端。他说：中国

的教育是死人教育。是以学生为敌的教育。不幸的是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教

育混乱了一阵，而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

当我们从混乱里走出来，回归秩序的时候，旧的东西也会卷土重来。我们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太过于把"文革"前的十七年想象得太美好。不言而喻，如果

十七年真的是那么美好的话，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了。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进程中，教育始终是伴随着我们民族沉浮的。每隔一段时间，

总会传出一阵要改革教育的呼声。远的不说了，就是给学生减负这个问题，就已经

成了老生常谈。

记得最近的一次是两年以前，又是电视里报道，又是报刊上见文章，从教育部

到各级教育机关，一级一级往下发文件，说是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好像要动真格的

了。

看见这些，我也跟着被中国大陆的教育"涮"了一回。我没想到活了一大把年纪，

竟然犯起幼儿园小朋友天真的毛病。我对女儿说："乖乖，今天的电视说的多好，你

和你的小伙伴很快不用背重重的书包啦，我明天就给你买个小点儿的，上级发了文

件，要给你们减负。"

女儿笑了。她问："爸爸，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你想想老师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女儿说。

"老师可没这么对我们说起过。" 女儿回答我。

"嗨，孩子，老师明天就会对你们说的，这可都是老师的领导讲的话，老师要听

他们的。"

女儿点点头，她相信我。我相信管教育的官员。从上到下各级各部门都在信誓

旦旦地发誓要给学生减负，而且一级一级往下传，没想到人人都在这其中扮演了个"

托儿"的角色！

这一次全国又食言而肥。我女儿和她的小伙伴的书包没有减轻重量，而且随着

读书的升级，书包是越背越重了。各种作业也是越来越多，多得到她现在已经比读

一年级睡觉晚了两三个钟头，比读一年级更没有了玩的时间。自然，全国的小朋友

都一样，都被"托儿"涮了一把。

一天和几个朋友坐在茶馆聊天，女儿打电话，要我别忘了回家时给她买个大一

点儿的书包，她的书又增加了。就此大家的话题转到学生的压力上来。我说，我看



到女儿小小的年纪学习这么累，心里真不是滋味，前一段时间，听说要给学生减负，

闹了一阵舆论，现在又没动静了。朋友说，你相信这些屁话？你太幼稚了！朋友们

也有儿有女，他们说的，你信不信？

这天晚上回家，把书包交给女儿，我躺在床上失眠了。究竟是谁在撒谎？

作为家长，看见自己的孩子被作业和考试压弯了腰，压成了近视眼，压得睡不

上安稳觉，你不心痛？你要是家长，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轻轻松松地学习？可是你

不敢呀！你试试"改革"一下会有什么后果？别人的孩子在做家庭作业，你让你的孩

子去玩试试？别人的孩子为考试冲刺，你让你的孩子看电视、做游戏试试？老师让

孩子做这样作业、那样作业，解你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解的怪题、偏题，你告诉孩子，

乖乖，别累啦，做这些没什么意义，咱们改玩别的吧试试？你胆敢这样尝试，你的

孩子就玩儿完了！你的孩子会被当作"差生"，会被老师赶出教室，会勒令你把孩子

领走，别再进学校的门。你的孩子还会被全世界没有，中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淘汰。

没能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直到万众瞩目的"中国高考"，你的孩子还能找个工作做

不？你还想指望孩子将来有功名利禄不？你还希不希望孩子"做大官、赚大钱"，过

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因此举国上下从进入 21 世纪就开始齐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善良的

孩子们原以为从此终于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有着补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

时至今日，孩子们还是被骗了，骗他们的正是他们最尊敬的老师，是他们最亲

爱的家长，是他们最信任的领导干部。孩子们的书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是一天比

一天背得更重，睡眠也是一天比一天睡得更少，自己也是一天比一天觉得更累了。

不信看看最近就所谓的减负对孩子们所作的抽样调查，除了小学生的压力比中

学生稍轻一些外，初中阶段的孩子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不满意。初中生说："压力大，

没有自己生活的自由空间。"

问到业余时间的生活，初中生回答："没什么娱乐，就算有也参加不了！"

高中生就更悲哀了，他们绝大多数对自己的学习生活环境不满意。

"没有娱乐的空间和时间！"

"很多很多压力，来自各个方面。"

"太枯燥，时间太紧，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否满意。"

"学习时间超重，娱乐时间不协调。"

"学习太难太苦，玩的东西太少。"

"两点一线＋应试教育等于生活无趣味......"

这些就是读高中的孩子们的回答。

"现代科举"的升学竞争使学习压力不断加大，家长们望子成龙，老师和学校

盼望高分来提高知名度，对素质教育理解的偏差，让各种为"赚银子"的艺术班、特

长班蔚然成风，甚至吹进了幼儿园。孩子啊，你还涉世不深，不懂"不说假话，办不

了大事"这样的国情，你就原谅我们做长辈和师长的大人吧，相信让你们挑重担是为

你们好。当然信不信由你，可是做不做就由不得你了！

我的朋友、同事每每谈到高考就叹气。他们说，不是咱们心狠，非要折磨孩子

不可，是你不得不狠心要孩子没日没夜的做作业、做练习题，为考试而学习。全国

的孩子都这样，全国的父母也是一个样，中国教育让中国人空前地统一思想、统一

步伐、统一行动了，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老师敢不敢"改革"一下试试玩儿？且不说老师身兼二职，既要教书又是家长，

仅只要他教的学生有考试分数不好的，就会影响老师的工资、奖金和提级，久而久

之还会影响他的名誉、影响他端饭碗，老师敢冒险为学生减负不？答案是明白无误

的，老师要争当名师，就要义无反顾地把应试教育贯彻到底。

学校是靠"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来赢得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所谓名校，说

到底就是"现代科举"考得好、考出高分的学校。当了名校之长，名利都来了，不是

名校之长就只能看别人的眼色，中国的校长谁还敢提倡给学生减负不？所以，校长

是靠不住的。

那些主管教育的官员呢？用一句话总结，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就什么都明白了。

上上下下是这么个体制，牵一而动其身，要是不从意识上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要

是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制，谁要想在这种体制下给学生减负，就真正是蚍蜉撼树

谈何易了！

说起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是一种悲哀。我们一边在陈旧的教育体制下压

得喘不过气，一边怀疑应试教育的做法是不是对头，一边又要被迫不遗余力地维护

旧教育体制。《红楼梦》里的贾政就是这么对贾宝玉恨铁不成钢的。

中国的教师、中国的校长、中国的公务员乃至各级官员，何曾又不是家长呢？

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已经习惯于应试教育的模式，并

且把它奉为经典，顶礼膜拜。谁要反对它，我们就会站出来和谁急，和谁拼命。

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我们都是这千百万的习惯势力中之一，我们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给孩

子们增压增负的帮凶，不论你承不承认，这是事实。我们都撒谎，自欺欺人，不同

的是撒谎者有个大小的区分罢了。

"救救孩子！"鲁迅将近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今天还在震撼人心，我们该怎样

救救孩子同时也救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呢？


